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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当红
不能代表今天就得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近期参与
央视《金牌喜剧班》是想把自己的喜
剧理论传播出去，是看中了节目有
理论深度吗？

陈佩斯：是的。喜剧理论都是这
几十年一点点积累的。不是有的报
道说我这些理论是疫情期间忘我地
工作才总结出来的。人们编故事都
是有套路的(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这次与央
视再合作，很多文章抒发感慨，表达
对您的“思念之情”。过去的22年，是
观众对您念念不忘的一段时间。怎
么看大家的这种集体关注？

陈佩斯：这种关注也是正常的，
毕竟我也是那个时期的人。但那个
时期当红不能代表今天就得红。

这些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
事。前浪被打在沙滩上，还好我还没

趴下，一直在这儿站着。在我的这
“二亩三分地”里头，我不但一直站
着，也在往前走，一直在耕耘。我的

“二亩三分地”种得比别人好，这就
挺好的。

所以，大家怀念不怀念，那是他
们。他们在怀念这个节目(小品)的时
候，捎带了我这个人。但实际上，同
时他也在怀念自己那时候的青春，
那个少年时代。跟我一样进入老年
的人，都很怀念。

为什么？那个时候，像我这样年
龄的人，都是从一个没有笑声的时
代到了突然有了笑声的时代，那个
分界岭特别清晰，给他的刺激特别
强烈，给他的影响特别强烈，所以他
老忘不了。

实际上，今天拿那时的作品再
来看，真的很一般啊。现在让我看，
我都不忍看。

不过，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这
些作品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
象，像烙印一样。因为它可以让人在
众人之中放声地笑，那么开心地笑。
有了那么能让人开心的节目，这是
很重要的事。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强
烈的信息，标志着社会有变化。大家
对那时的节目的那份感受是特殊
的。

但是，这和我无关。你仔细想想
和我有什么关系？过去了，对于我来
说它早就过去了，它就是过去了。所
以，我也不能死乞白赖躺在那上头
活着，这就不对了。

传播笑声这个行为
很重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戏台》在
济南演出的是第299场、第300场。今
年的巡演是不是比较辛苦？

陈佩斯：今年的巡演挑战是有
的，好多主办方都得赔钱来做这事，
有时还要政府补贴一点才行。我们
大道文化公司也是微利在做巡演。

前一段时间演出，规定是50%上
座率，现在剧场上座率开放至75%。
75%上座率其实刚够稍微大规模、中
型规模话剧的成本钱，还得是观众
坐够75%。不光我们，主办方也得承
担一部分，大家都得咬咬牙才能过
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但是观众
很高兴，还有“二刷”“三刷”的，更渴
望感受到快乐、笑声。

陈佩斯：我们到哪儿都有一份
热情，就是想把大家对话剧的兴趣
再提起来。我们走到哪儿，都要把我
们喜剧的种子播撒出去。

喜剧就是传播笑声的。笑声本
身不是靠“遗传”获得的，不是生下
来就会的，是要有人“教”的，第一个
老师是母亲。我们是在成年人人群
里传播“笑声”，传播人类的这个重
要行为，这很重要。

我们有“笑声”以后，才等于是
一个文明人，是一个健康人。

往往在社会混乱时期、处于动
荡不安时期，人类第一个失去的就
是笑声。那么在幸福的时候，在一个
宽松的、安全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
的第一个行为表达就是笑。我们很
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时期，现在、将来
我们会越来越看重(笑)这个行为，会
越来越重视这件事。

我的摔倒
都是“软摔”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18年年
底《戏台》演了210场，您自己依然不
满足，仍是一场一场地改毛病。又过
去了两年，现在对作品满意了吗？

陈佩斯：一直在不断地打磨。昨
天(11月8日)晚上在济南演出的这场
就和前几天在杭州演的不一样。舞
台上一直在变。

文化中“化”这个字，就是在动、
变化，或向好或向坏，总是要变，不
会稳在那儿。话剧一稳到那儿就成
照片了，成电影了。

老电影人经常说“电影是遗憾
的艺术”，拍完了之后，导演会留下
遗憾，演员稍微一成长，也会觉得有
的戏处理得不好，甚至拍完一看样
片，发现自己的表演反应是错的。但
那个景回不去了，电影是个遗憾艺
术。

戏剧是我们的长项，我们可以
不断地提高，边演边打磨，边打磨边
精致，越来越好看。为什么会有观众

“好几刷”我们的剧呢，他们就爱看
着你一点点变，看着你的戏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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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越来越好，大家花钱买票
的热情越高，票房就越来越好。戏
里每个人都在提高，观众也在提
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像您这
种资深老演员，也一场场提高吗？

陈佩斯：是在提高，这种变化
和感受无法言说，好多都是具体
细节上的提高，都是很小的变动。
让人物从一开始的状态，变得越
来越细致、细腻。慢慢发生变化的
过程中，这个人物可能就不一样
了。

戏就是越演越舒服，不但我
舒服，对手也舒服。我再(把这种
变化)给他，他也要变，互相打
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戏中您
的角色有一些翻转、倒地等大幅
度动作。两个多小时的戏，对体力
也是考验吧？

陈佩斯：舞台上那些动作，我
这个年龄还可以。平时也要为这
些做准备。

不光是我，台上好几个人岁
数都不小了。戏中的“八爷”比我
更胖，枪一响，他“轰”的一个后
摔，那么大坨的人都是仰头硬
摔。这个角色必须这么摔，要不
戏不干净。排练时我都不忍看，
我就怕出事。这个戏是我们投资
的，把人摔伤了，得养着人家，以
后可怎么办呢！幸好我们这个演
员会点儿功夫，他敢接这个买
卖，是因为他有准备。一般人撑
不住的。我不敢。我的摔倒都是

“软摔”。

边讲故事
边铺垫技术环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参与综
艺主要是想把喜剧理论传播出
来。《戏台》是您喜剧理论的集大
成者吗？

陈佩斯：确实是几十年积累
的理论，都在戏中，要不然大家不
会看得这么乐。

说到底，艺术就是一个技术
活动。《戏台》里，“大嗓儿”(杨立
新饰)有场戏就是喜剧的“互不干
涉”。戏中两个人各说各的，但像

是一问一答，一榫一卯相扣。(注：
戏中“大嗓儿”和大帅的跟班小兵
有一场环环相扣的精彩对话，但
指向不同，“大嗓儿”全程在说蒸
包子，而小兵全程说的是大帅的
六姨太。)

大家第一次听到我作品中
“互不干涉”的喜剧技巧，是小品
《警察与小偷》。《警察与小偷》已
把“互不干涉”理论呈现得很完
整、很熟练了。

但是在那之前，比如在相声
中，已有了“互不干涉”的痕迹在
里头。后来把它提炼出来、提升出
来，有意识地把它加入到创作当
中，把它延伸出去。

“互不干涉”技巧，在《警察与
小偷》中还有一点“模块”化，但进
入到《戏台》，就看不出这个“模
块”来了。《戏台》里的这一场戏，
是从喜剧套路里的“误会法喜剧”
里面套着出来的，两个角色话语
之间就开始进入了，观众看不到
那个“模块”，看不出来从哪儿开
始到哪儿结束。

这就是技术。就是把原来的
一些小的因素发展出来，成为一
种套路，成为一种方法，又把这种
方法融到其他的方法中使用。不
知不觉“进”，不知不觉“出”。

《戏台》中“大嗓儿”和洪大帅
的对话，是“误会法喜剧”技巧的
高潮。(注：洪大帅误以为本职是
送包子的京剧票友“大嗓儿”是名
角，一定要听“大嗓儿”演唱的《霸
王别姬》)。那么，误会是从哪儿形
成的呢？从一开场就铺垫了。铺垫
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比如，

“大嗓儿”唱戏哪个地方会唱错、
会唱跑；还有对京剧大咖金啸天
也做了一而再的铺垫，一点一点、
一环连一环，“误会”被不知不觉
地安排到情节当中，无意中就把
观众给导入进去了。

都是喜剧的技术问题。边讲
故事，边往里头铺垫这些技术环
节。别小看我们舞台上这点事儿，
好多高技术的东西在这里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的作
品，观众津津乐道的除了密集笑
点，还有它的荒诞感、讽刺味道和
文化韵味儿。您认为喜剧要“文以

载道”吗？
陈佩斯：观众咂摸出了什

么味道，我不管，那和我没关
系，我只想传播快乐。

至于作品思想性，与每个
观众的接受程度有关，不能强
求，也不应该强求。

昨天演出还有小孩的笑
声，特别清亮，有的时候笑到一
半，被大人捂嘴了，笑声没了，
特别好玩。你能给小孩什么思
想性呢？不能强求，看着好玩就
行。

我们首先是要传播快乐，
让大家看到一个值得看的作
品。反过来说，为什么值得看
呢？它有一定的思想性，有一些
深刻的道理。

喜剧传播快乐，这是根本
的，是我们坚持的。作品的目的
不是为了教化人，首先是服务
于人，传播快乐。社会需要快
乐、快乐的气氛，需要和谐的人
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做这
件事情。

就像春天的花儿开了一
样，把芬芳带给大家，大家闻
到，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我们
感受到春天太阳的温暖，暖洋
洋的，人的心情马上就会变好。
当人与人互相有一个微笑时，
一天都会变美好。如果早晨一
开门，一个冰冷冷的面孔看着
你，一天都会怀揣一种恐惧感，
会惴惴不安，晚上可能还要做
噩梦。

笑声太重要了，它是人与
人互相给予的安全感。当人们
处在严酷时期时，首先要被剥
夺的就是每个人的笑容、笑
声，整个人类社会缺少的是笑
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说、
电影、舞蹈等艺术作品全都在

诉苦，一天到晚哭声一片。要通
过泪水把苦痛、有害的物质排泄
掉。然后需要什么呢？就是把能
让人们很享受、很舒服的“物质”
提高。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
得我还是做了一件好事，省的大
家见面哭哭啼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因为那
时候思考了这个深刻的问题，才
踏足喜剧创作的吗？

陈佩斯：没有。我是到老了才
慢慢在一定程度上明白。那个时
候认识没有这么高。要认识这么
高的话，就“活”不到现在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所以结
合技术与思想性，您说喜剧是很
高级的一门艺术？

陈佩斯：我没说过“喜剧是很
高级的”，可能有的人理解上有错
误。

喜剧创作起来是非常困难
的。它需要创作者有很高的智商，
所以被人理解成“高级”和“低
级”，这是误解。会导致那些不做
喜剧的人理解成“你的意思是我
们很低级”。艺术只分门类，没有

“高级”“低级”之分。
但是，不管做什么戏剧，都有

一个能力大小的问题、技术层面
的高与低的问题，它是艺术水平
的高与低。艺术水平是什么，就是
技术水平，技术有高有低。

同样是戏，有些观众就不爱
看。为什么呢？粗糙。就像我们现
在坐的沙发，如果很粗糙，弹簧就
出来了，你往那一坐弹簧把屁股
扎一下；也有的一坐很硌人，木头
在高位，坐上去哪块骨头都疼。这
里面有一种创意的“高级”与“低
级”。

女观众笑声
挡住男观众笑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距离
2001年《托儿》全国巡演寻求市
场，已过去近20年。观众对喜剧的
认识有什么有意思的变化？观众
的笑点高了还是低了？

陈佩斯：过去的人笑点很高，
因为过去大家都不习惯笑。

说实话，近20年前我在济南
演喜剧时，笑声比今天差远了。那
时候我们演《托儿》，笑声可没现
在大，反馈的能量很微弱，哪有今
天这样酣畅淋漓。

18年前我们到很多省会城市
演出，还有不敢笑的呢。那时候在
这种大剧场、人群聚集场合，这
么大声地笑，大家都不习惯。有
些人还扭捏着，演到一半儿了才
开始笑。

我们今天都觉得轻松自在，
是因为经历了不自在的时候。这
样你就知道(喜剧)这个润滑剂
有多重要。

笑声是一点一点起来的，人
们面对喜剧的心态越来越开放，
这说明社会环境越来越好，大家
越来越有安全感，这个特别重
要。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能明显
感觉到，20年前演出喜剧，几乎
没有女人的笑声。你相信吗？都
是老爷儿们。

十年前的时候，笑声开始男
女参半了。现在是女人的笑声为
主体，男人的笑声退居其次了。
就是这么明显。女观众的笑声挡
住了男观众的笑声，是在近5年
之内才开始的这个现象。到哪个
地方都这样。这非常有意思。

另外，我们总是说年轻人看
电视剧，看手机，不看戏剧，看戏
剧的都是老年人。全错了，年轻
观众越来越多。观众的变化直接
反映了这个社会在进步。特别让
人高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以后
的喜剧之路是怎么规划的？在您
眼中喜剧事业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

陈佩斯：我们的喜剧还得往
前走。因为在国际上，我们不是
做得最好的。

过去是英国的喜剧“刺激”
我们，真好看，真成熟。美国百老
汇的喜剧也很成熟，有好多经典
的作品在那儿立着。国内上海等
地主要翻演美国、英国的喜剧作
品。这就说明我们还有不足。

近些年，我发现韩国的喜剧
有长足的进步，在我们哈韩，唱
流行歌，跳流行舞时，他们的戏
剧也把我们甩在了后面。我们去
韩国看了他们的喜剧，吓了一
跳，非常震惊。我们需要向他们
学习。比如，戏剧大环境好，再比
如，在经济上给予宽松的条件，
用法律保障作品的创作，让戏剧
起步，形成一个产业体系。他们
的市场运作、市场环境也特别
好，整个带起的是戏剧产业。

这是我们一直忽略的，也是
我呼吁了几十年的戏剧产业。一
个好的戏剧产业带领的是什么
呢？带领的是整个消费市场。我
们过去认为戏剧就是有一个教
育民众的功能，其实不是的，戏
剧是一个大消费市场里重要的
环节。

在古代中国，戏剧也是市场
消费的一个重要环节。“市”的中
间是庙，庙会前头就是一个大舞
台。每个大的庙会都有一个大舞
台，没有舞台就要搭草台，因为
没有戏剧就没有市场，没有买
卖。你可以想象，戏剧有多重要？

可以说市场的灵魂应该是
戏剧，是文化。如果光算钱，这件
衣服卖多少钱、电脑卖多少钱、
手机卖多少钱，会缺一个市场凝
聚力、文化凝聚力。没有文化来
凝聚我们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商
业，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把自己打磨好。首先活下去，
第二是能有进步，没有大的进
步，也要有自己对比自己的进
步。

被一帮年轻人
在那儿摆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的儿
子陈大愚也是喜剧演员、导演，对
他有什么样期待？

陈佩斯：他有自己要走的路，
有他自己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平时也交流，但有的时
候人家不听，还是有自己的东西
在里头。

看他怎么走，我就怎么帮，帮
不上那也就帮不上了。业务上，有
时候也要敲打敲打，把把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今年上
半年开始，我们经常会看到您和
儿子一起拍摄的短视频。您对喜
剧短视频怎么看？

陈佩斯：拍短视频是疫情期
间开始的，一开始创作了几个与
疫情相关的作品。

当时不能出来演出，如果跟
观众慢慢疏远了，再出来演就要
受影响。想用这个方法拉近和观
众的关系。希望有一个纽带在这
里。

其实，我也挺勉为其难的。别
看短视频小，形式不一样就有它
的道理在里面。我对短视频很陌
生，老得问，得猜，还得跟大家一
起讨论，这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
事儿。

得请年轻人来参与，还可以
设计“人设”。我听了半天，都不知
道什么叫“人设”。还得设计、包
装、策划，复杂着呢，特别耗神儿。

一开始我有点抗拒，后来发
现还挺有琢磨头。拍短视频，我得
听年轻人的，后来我都不说话了，
被一帮年轻人在那摆弄。其实，这
些短视频我基本没看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生活中
喜欢干什么呢？除了书法还有什
么？

陈佩斯：除了演戏，吃饭，睡
觉，没别的时间了。

晚上演两个半小时，得养一
天的精神。到这把岁数了，全都为
了保重身体。

原来喜欢去远足，去寻幽探
古，现在就算了。过去演出还能到
城市周边玩一玩，现在到一个城
市连会朋友都免了。不想说话啊。

书法也不入流派，这个体，那
个体，都不是。就
是从金文、甲
骨文的大框
架去找一
种 东 西 ，
让它更好
看，抒发
我 自 己
的 一 种
情感、情
绪。

近日，多年来一直拒绝综艺邀请的陈佩斯，
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金牌喜剧班》节目，担任导
师。他将带着自己几十年创作、演出、教学积累
的喜剧理论，口传心授培养优秀的喜剧传承人，
去“成就后人”。

这让他成为一时焦点。再次合作央视他说
不是回，是来到。他只是去参加节目，跟能说到
一起的人一起传播喜剧。

过去的20多年，大家对陈佩斯念念不忘。大
家忘不了开创喜剧系列电影的“二子系列”中，
他和父亲后无来者的“父子档”表演。

《胡椒面》《吃面条》《主角与配角》《羊肉串》
《警察与小偷》《王爷与邮差》等小品诉尽小人物
辛酸，不拿残疾人开玩笑、不逞口舌之争，不贬
低女性，用最高级的自嘲，引发笑声，反衬虚伪
和荒诞。这让他的每一个小品印刻在大家的记
忆里，他的那些“金句”已融入大家的生活里。

回头看过去，陈佩斯说，对于他来说这早就
过去了，那个时期当红不能代表今天就得红，还
好自己一直在往前走，在耕耘，把田地种得比别
人好。

转眼而逝的20年，陈佩斯没有活跃在大众
媒体上，不代表他是沉寂的，他又在开拓自己喜
剧的疆域。

从2001年起,《托儿》《阳台》《老宅》《戏台》
等陈佩斯舞台喜剧一部接一部问世。他甘做喜
剧的工匠，将自己多年喜剧经验总结出来的“差
势”理论、喜剧创作的“悲情内核”等精雕细琢地
融入每一部作品中。对每一部作品的反复雕刻，
就像是在折磨自己。

折磨自己，服务于他人。陈佩斯说，演出时，
他喜欢在侧台听观众的笑声，留意每一声传递
过来的笑。他认为，在成年人人群里传播“笑
声”，传播人类的这个行为，很重要。“我们有‘笑
声’以后，才等于是一个文明人，是一个健康
人。”

他把“笑”这个行为，放到社会发展、人类进
步中去理解。理解了人类为什么笑,才知道怎样
让人笑。“笑声太重要了，它是人与人互相给予
的安全感。”

陈佩斯作品的笑中，有荒诞感、讽刺意味和
文化底蕴。他以学者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作品，以严肃审美来培养观众的观赏力，但演的
还是老百姓的戏，秉持的是服务员的心。

在陈佩斯的眼中，戏剧就是文化，是应该产
生强大聚合力的艺术……

11月7日、8日，恰逢陈佩斯经典喜剧《戏台》
在济南山东省会大剧院演出第299场、第300场。
6年多，300场，又是一个可以撒花的里程碑。

戏中，陈佩斯饰演的戏班侯班主，穿梭于戏
台的前前后后，“伺候”着这个爷、那个爷，整部
戏，要起承、要转合，都离不开这个角色。他的表
演像定海神针，稳住了全场。他饰演的侯班主站
在一束亮光之下，守住了传统京剧的魂。

11月8日上午，演完一场夜戏需要休养一整
天精神的陈佩斯，端着茶杯悠然自在地接受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访谈。光头，睿智又笑眯
眯的眼睛，是大众所熟知的形象。66岁的陈佩
斯，没有太多老态，他身体挺拔，步履轻盈，精气
神足。人很松弛，也很坦诚。

陈佩斯接受专访

师文静 摄

《《戏戏台台》》剧剧照照 摄摄影影 王王小小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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